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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力是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镇流动，在增加家庭收

入的同时，也使部分乡村面临人口流失、劳动力老龄化和发展动能不足等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

推进，产业发展如何促进劳动力回流成为乡村人力资本重构的重要议题。本文以推力–拉力理论、生命

周期理论为基础搭建分析框架，选取广西玉林市博白县亚山镇和平村平辽坡屯竹编产业发展为案例，分

析产业振兴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回流的机制。研究发现，乡村产业振兴可通过扩大就业、提高收入预期和

改善创业条件增强乡村拉力，而城市就业竞争、生活成本和社会融入不足构成回流推力；但产业稳定性

不足、公共服务短板和治理能力不足等因素仍会形成回流阻力。因此，应推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社

会融入与乡村治理协同发力，促进劳动力由“回流”向“留乡”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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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bour force is a key driver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sation. For a long 
time, there has been a continuous flow of rural labour towards urban areas; whilst this has in-
creased household incomes, it has also left some rural areas facing issues such as populatio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1081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10819
https://www.hanspub.org/


陈雨欣 
 

 

DOI: 10.12677/ass.2026.1510819 110 社会科学前沿 
 

outflow, an ageing workforce and a lack of development momentum. As the rural revitalisation 
strategy is implemented in greater depth, ho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an promote the return of 
the labour force has become a crucial issue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human capital. Based on the 
push-pull theory and the life cycle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u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mboo weaving industry in Pingliaopo Hamlet, Heping Village, Yashan 
Town, Bobai County, Yulin City, Guangxi,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s of rural labor 
retur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evitalis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can strengthen rural pull factors by expanding employment, raising income expec-
tations and improving conditions for entrepreneurship, whilst competition for urban employment, 
the cost of living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integration constitute push factors for labour outflow; how-
ever, factor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dustrial stability, shortcomings in public services and inadequate 
governance capacity continue to create barriers to return migration.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growth, public services, social integra-
tion and rural governance, thereby facilitating a shift in the labour force from “returning” to “stay-
ing in the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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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历史进程。劳动力流动使农村人口获得

更多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但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的深刻变迁。持续性的人口外流造成部分乡村劳动力不

足、人口结构失衡、农村人口共同体属性逐渐弱化、社会活力下降等“空心化”现象[1]。当乡村缺少能

够持续参与生产、经营和公共事务的人力资源时，不仅产业发展受阻，乡村治理的基础也面临弱化。因

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从“劳动力外流”到“人力资源回流”的有效转换，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2]。 
中央持续强调以产业促进乡村发展，并提出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产业不仅是乡村经济发展

的物质基础，也是影响劳动力空间选择的重要条件[3]。既有研究普遍指出，乡村产业发展与劳动力回流

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一方面，产业发展可以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对返乡后的收入预期；另一方面，

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基础设施改善、市场网络拓展和创业机会增加，也可能提升乡村整体吸引力。返乡劳

动力还能够将城市中的技能、信息和社会网络带回乡村，进而形成产业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循环，破

解新时期乡村发展面临的难题[4]。然而，现实中一些乡村虽然获得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产业也得到

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外出劳动力返乡意愿并未同步增强，甚至仍存在持续外流现象。这说明，产业发展

只是影响劳动力回流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换言之，乡村产业振兴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并非直接、单向，

而是嵌入劳动力个体决策和城乡结构差异之中的复杂过程。 
基于此，提出本文研究问题：第一，既有理论如何解释农村劳动力回流；第二，在乡村产业振兴背

景下，流入地推力、流出地拉力以及中间阻力如何共同影响回流决策；第三，为什么产业发展并不必然

带来劳动力回流，以及应如何通过政策和治理手段降低回流阻力。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以推力–拉力理论为主线，将不同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制度、社会和家庭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而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1081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雨欣 
 

 

DOI: 10.12677/ass.2026.1510819 111 社会科学前沿 
 

对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阐释。相较于仅讨论“哪些因素影响回流”，本

文更强调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链条，以增强对这一现象的机制性解释。 

2. 文献综述 

2.1. 劳动力回流的主要理论解释 

推力–拉力理论是人口迁移及行为决策的经典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口迁移或流动行为是由

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共同驱动，并受中间障碍因素等的综合影响[5]。劳动力由农村

流向城镇，一方面是由于城镇的拉力因素作用，包括较高的经济收入、丰富的就业机会、完善的基础设

施等；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的推力因素作用，包括低廉的收入、缺乏就业机会、社会保障不完善、土地的

征收等。外出劳动力回流则是在城镇的推力因素作用和农村的拉力因素作用下而产生的现象。殷江滨

通过文献梳理，认为拉力因素比推力因素更为重要，尤其是家乡经济机会的增加对回流决定具有积极

影响[6]。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从个体理性选择出发，将劳动力迁移视为收入和成本比较的结果。劳动力会在预

期收益与迁移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当城市就业收益下降、生活成本上升或者预期收益低于目标水平时，

回流可能成为理性选择。与之不同，新迁移经济理论将家庭作为决策主体，认为劳动力迁移不仅是个人

收入最大化行为，也是家庭分散风险、配置劳动力和改善生计的策略。外出务工者在外地只是工作一段

时间积累必要的经济资本，同时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经验让他们在回流后能获得更好的发展[7]。因此，家

庭结构、照料责任和家庭资源等因素会影响回流决策。两类理论分别强调个体收益与家庭策略，为理解

劳动力为什么在不同生命阶段选择外出或返乡提供了微观基础。 
结构主义理论进一步将劳动力迁移置于社会经济结构中考察，强调制度、政策和城乡发展结构对个

体选择的约束。户籍、教育、医疗、养老等制度安排会影响外来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公共资源的能力，从

而影响其长期定居意愿[8]。社会网络理论则强调亲缘、地缘和业缘网络在信息获取、就业匹配、创业资

源和社会支持中的作用。生命周期理论关注年龄、婚姻、生育、购房和养老等生命阶段的变化，认为劳

动力迁移并非一次性决定，而是随着个人与家庭生命周期不断调整[9]。上述理论分别从结构、社会关系

和时间维度补充了经济理性解释，为构建综合性的劳动力回流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2.2. 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表明，劳动力回流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个体层面，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

等会影响返乡意愿[2] [10] [11]。在经济层面，城乡收入差异、就业机会、生活成本和创业成本直接影响

迁移收益。经济因素可以说是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首要驱动力[12]。在家庭层面，子女教育、老人照料

和家庭劳动力配置会改变外出与返乡的机会成本。在社会层面，社会网络、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会影响

劳动者对城市和乡村的归属判断[13]。在制度层面，户籍、社会保障以及公共服务可及性会影响长期居住

选择[6]。由此可见，劳动力回流并不是单纯由某一经济变量决定，而是经济、制度、家庭和社会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 
现有研究仍存在两点值得进一步讨论之处。第一，部分研究将产业发展作为吸引劳动力回流的“拉

力”，但对产业拉力如何转化为个体回流意愿的中间环节讨论不足，容易形成“产业发展–就业增加–

劳动力回流”的线性解释。第二，部分研究分别讨论经济、社会、制度等影响因素，却较少解释不同因素

之间如何形成相互强化或相互抵消的关系。尤其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

往往同时发生变化，其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因此，有必要将产业振兴置于“推力–

拉力–阻力”的关系结构中考察，从动态过程而非单一因素解释劳动力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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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劳动力回流的分析框架 

推力–拉力理论为解释劳动力回流提供了基本框架，但若将所有因素简单归入“推力”或“拉力”，

容易忽略乡村自身条件不足所形成的结构性约束。基于 Lee 关于“中间障碍因素”的理论启示，本文将

影响劳动力回流实现的乡村内部约束概括为“回流阻力”，从而构建“流入地推力–流出地拉力–回流

阻力”的三维分析框架(见图 1)。具体而言，一是流入地的推力，即城市就业、生活和制度环境变化形成

的离开压力；二是流出地的拉力，即就业创业机会、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政策和资源禀赋形成的回归

吸引；三是回流阻力，即乡村产业基础、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治理能力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不足所形

成的现实约束。本框架中的“回流阻力”既继承了 Lee“中间障碍因素”的理论内涵，又将分析视角进一

步聚焦于返乡目的地内部的结构性条件，强调其动态性与可治理性。只有当推力和拉力形成的回流动力

超过回流阻力时，返乡意愿才更可能转化为实际行为。 
进一步而言，产业振兴并不是一个孤立变量，而是能够通过多条路径改变三类力量的相对强度。产

业发展可以直接增加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提升乡村拉力；产业发展也可能带动基础设施、物流、数字

服务和公共配套改善，间接降低回流阻力；当产业发展不足以提供稳定收益时，其拉力效应会减弱。同

时，生命周期理论表明，劳动者在不同生命阶段具有不同的家庭责任与发展需求，因而对三类力量的敏

感程度存在差异。青年群体更关注就业机会与职业发展，中年劳动者更重视子女教育、家庭照料与收入

稳定，临近退休阶段的劳动者则可能更加看重养老保障、熟人社会和生活成本。生命周期构成影响三维

力量作用强度的重要情境条件。因此，本文将“产业振兴”视为影响乡村吸引力和回流阻力的重要中介

条件，而不是劳动力回流的唯一决定因素。 
 

 
Figure 1.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图 1. 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分析框架 

4. 研究设计与案例呈现 

4.1.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广西玉林市博白县亚山镇和平村平辽坡屯作为研究案例，探究竹编产业发展推动农村劳动

力回流的作用机制。案例选择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典型性与创新性，平辽坡屯曾面临产业基础薄

弱、青壮年外流、人口老龄化等多数乡村共有困境，但通过能人返乡创业、传统竹编产业化与电商赋能，

实现劳动力回流和产业重构，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与借鉴价值；二是资料可靠性，研究以半结构式访谈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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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手资料，并结合政府公开政策文件、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进行三角验证，以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4.2. 案例介绍 

广西玉林博白县平辽坡屯拥有悠久芒竹编织传统，过去村内大量青壮年赴南宁从事木材经销，村庄

空心化突出，村内主要以老年留守群体为主。受房地产下行、新材料行业替代冲击，南宁木材行业收益

持续下滑，叠加城市房租、子女教育等生活成本攀升等因素，部分外出劳动力开始寻找新的就业和创业

机会。在此背景下，返乡带头人冯宗泽依托本土竹编技艺创办企业，搭建电商销售渠道，统一收购农户

编织产品，发展竹编加工产业，项目首月销售额突破 3 万元。随着产业稳步发展，原外出务工 20 户家庭

中有 18 户发展为市场经营主体，大量外出劳动力从南宁返乡就业创业。 
当地竹编产业逐步从零散的家庭手工生产转型升级为规范化、产业化经营，推行“分散加工、统一

回收、网络销售”的运营模式，将周边农户全面纳入竹编产业链。2024 年，该地竹编产业产值达 8000 多

万元，物流支出超 500 万元。2025 年，该地成立了玉商回归平辽坡屯小微产业园，实现产业集聚发展。

产业发展同步带动村庄道路、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完善升级。 
玉林市配套政策为劳动力回流提供了重要支撑。2023 年 8 月，玉林市将“玉商玉工回归”作为重点

工程推进，截至 2025 年，已有 730 个回归项目落地，带动 8.91 万名玉工返乡创业就业。同时，当地实施

“千村万屯‘燕’归来”行动，将返乡就业创业与乡村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5.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机制 

5.1. 流入地推力：城市就业与生活成本重塑回流选择 

劳动力回流首先受到流入地推力的影响。传统劳动力迁移往往建立在城乡收入差异基础上，当城市

能够提供更高工资和更多就业机会时，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强的外出动力。反之，当城市就业竞争加剧、

收入增长放缓或者生活成本持续上升时，劳动者在城市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留城的边际效用递减。

此时，回流并非因为乡村收入绝对值高，而是因为城乡“收支剩余”差距缩小，使得回流的相对吸引力

提高[14]。就业机会、就业成本和生活成本等因素会影响劳动力回流[15]。由此可见，城市推力并非简单

表现为“城市不好”，而是表现为劳动者对城市生活性价比的理性评估。平辽坡屯的劳动力回流便体现

了这一过程。过去，屯内青壮年前往南宁从事木材经营，外出务工是村民获得收入的重要方式。随着原

有木材经商收益受到影响，部分劳动力继续留在城市经营的预期收益下降，而返乡后利用本地产业机会

就业创业的相对收益上升，城乡就业创业机会结构的变化由此成为推动其回流的重要因素。 
除经济因素外，社会融入和制度环境也构成重要推力。部分外出劳动力虽然长期在城市工作，但由

于户籍、教育、医疗、养老等制度性排斥，其获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与本地居民存在差异，增加了

流动人口的生活风险。同时，社会网络狭窄、身份认同不足也可能降低其长期定居意愿。当城市难以为

外来劳动力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时，这种“市民权缺失”成为推动劳动力回流的深层制度推力，迫使劳

动者在缺乏保障的城市与拥有土地保障的乡村之间做出选择[16]。在此意义上，城市推力与乡村拉力并非

相互独立，而是在劳动者比较城乡综合生活机会的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 
宏观经济波动会改变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周期变化以及突发性公共

事件可能导致部分行业就业机会减少，就业稳定性下降，留城的预期风险增加[17]。在此情况下，乡村

作为家庭的“安全网”功能凸显，回流成为家庭分散风险、重新配置劳动力的理性策略[13]。因此，城

市推力更多体现为“相对压力”，其作用取决于城村两端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生活成本等条件的相对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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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流出地拉力：产业振兴将发展机会转化为返乡吸引 

5.2.1. 产业发展形成就业与收入拉力 
乡村产业振兴最直接的作用是扩大本地就业和创业空间。传统农业受限于自然周期与分散经营，难

以提供与城市工业部门相当的稳定收益与职业预期。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在于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打

破农业的单一生产边界。产业融合能够通过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电商物流、休闲农业和服务业等方

式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创造更多非农就业岗位[18]。当乡村能够提供稳定且具有发展预期的

工作机会时，返乡便不再是被动应对城市排斥的“退路”，而是基于比较收益分析的理性职业选择[19]。
同时，产业拉力对不同年龄阶段劳动力的作用存在差异。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劳动者在不同阶段面临的

就业目标和家庭责任不同。在平辽坡屯，青年返乡者主要从事电商运营、直播销售，中年群体以车间加

工、竹编编织为主，并兼顾家庭照料，老年群体则参与简易编织。由此，竹编产业通过提供差异化就业

岗位，满足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增强了产业拉力。 
产业振兴能够提高劳动力返乡后的机会收益。外出劳动力在城乡流动过程中积累了独特的复合型人

力资本，包括现代生产技术、市场经营经验、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数字技能。产业振兴为这些隐性知识的

显性化与应用提供了关键场景。一是技能回溢与业态创新。返乡者将城市中习得的标准化生产流程、品

牌营销理念及互联网技术应用到乡村生产经营中，驱动传统农业向特色种养、智慧农业转型。二是社会

资本的资源化。返乡劳动力在城市构建的业缘与地缘网络，成为引入外部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的重要

桥梁。三是创业带动效应。返乡创业者往往扮演“领头雁”角色，通过“企业 + 农户”模式组织分散的

小农户，不仅解决了自身就业，还带动了周边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5.2.2. 政策制度降低返乡就业创业门槛 
制度和政策是产业拉力得以转化为实际回流行为的重要保障。税收减免、金融信贷支持、创业专项

扶持及产业奖补等政策工具，通过直接降低返乡创业的初始成本，显著提升了乡村产业的预期净收益。

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能够降低劳动者返乡后的生活风险。研究表明，如果乡村虽存在潜在的产业

机会，但融资渠道狭窄、土地要素供给受限、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社会保障配套不足，劳动者仍会因感

知到的综合风险过高而选择继续留在城市[20]。因此，政策的作用不是简单“补贴返乡”，而是通过构建

全方位的创业服务体系与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网络，降低返乡就业创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从

而提高回流决策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 

5.2.3. 社会网络与家庭关系增强返乡黏性 
社会网络是劳动力回流的重要资源基础。亲缘、地缘和熟人关系能够降低就业信息搜寻成本，为返

乡者提供经营合作、市场拓展和社会支持。与城市中相对陌生的社会关系相比，乡村原有网络能够提高

返乡者获取资源的便利程度。尤其对于具有创业意愿的劳动力而言，本地社会关系可能成为连接生产、

销售和公共资源的重要渠道。平辽坡屯的竹编产业通过熟人关系组织农户参与生产，使返乡者能够借助

原有社会网络较快进入本地产业体系。家庭因素则构成乡村拉力的重要来源。随着年龄增长、婚姻建立

以及子女教育和老人照料责任增加，家庭对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影响不断增强[10]。产业振兴使返乡后的经

济收益与家庭照料需求能够同时得到满足，从而降低长期外出的家庭成本。由此，返乡不仅是收入选择，

也可能是家庭成员之间重新配置时间、劳动和资源的结果。 

5.3. 回流阻力：产业与公共服务不足限制拉力转化 

5.3.1. 产业质量不足使“返乡机会”难以稳定 
产业发展并不等于产业成熟。当前部分乡村地区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条短且市场风险高，导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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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岗位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难以提供与城市相当的持续收入拉力。许多乡村产业仍聚焦于门槛低、

同质化严重的种植养殖或初级加工，处于价值链低端。这种“内卷化”的产业形态不仅利润空间有限，

且极易受市场需求波动影响，一旦政策补贴退坡或市场风向转变，劳动者收入将面临剧烈震荡。对于已

经在城市形成相对稳定就业的劳动者而言，返乡意味着重新承担职业转换和收入不确定性，因此只有当

乡村产业能够提供可持续的职业机会时，产业拉力才可能真正转化为回流行为。 

5.3.2.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不足提高返乡机会成本 
劳动力回流不仅意味着工作地点变化，也意味着生活方式和家庭福利结构的变化。道路、网络、物

流、电力等基础设施会影响生产经营效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则直接关系家庭成员的长期生

活质量。如果产业就业机会增加，但子女教育、老人医疗和日常生活服务仍存在明显短板，家庭可能选

择留城。有子女的家庭关注乡镇教育质量和寄宿条件，有老人需要照料的家庭关注村卫生室的常见病诊

疗和就医便利，返乡创业者则关注网络稳定性、快递收发和物流时效。对依托电商发展的平辽坡屯而言，

网络和物流既是产业经营的基础，也是劳动力稳定回流的重要条件。 

5.3.3. 乡村治理能力不足削弱返乡后的制度预期 
乡村治理能力是指村级组织整合资源、协调利益、落实惠农服务、规范村内事务的综合能力，也是

影响劳动力回流的重要条件。产业发展需要有序的公共秩序、清晰的资源配置规则和有效的服务供给。

如果基层治理能力不足，出现土地流转纠纷处置拖沓、创业帮扶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返乡就业创业

者可能难以形成稳定发展预期。尤其是返乡创业涉及土地、融资、市场、环境等多类事项，需要政府、村

集体和社会主体协同提供服务。平辽坡屯通过基层干部联系农户或企业，开展技艺培训、电商辅导和订

单对接服务，将分散农户与企业、市场连接起来，体现了基层组织在资源整合和产业服务方面的作用。

治理透明度低和程序不公会削弱村民对基层组织的制度信任。对于依赖本地社会网络获取资源的返乡者

而言，缺乏信任基础的乡村治理环境会增加其合作难度，降低其长期定居的信心[21]。因此，产业振兴不

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治理问题。只有形成较为稳定、公平和可预期的治理环境，乡村才能将产业机会转

化为长期的人才吸引力。 

5.3.4. 乡村社会环境变化影响返乡者的生活适应 
长期在城市生活的外出劳动力，其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和社会交往方式可能发生变化。如果乡村社

会环境与其新的生活预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返乡者可能产生适应成本。乡风文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

和社区交往环境因而也是降低回流阻力的重要方面。改善乡村社会环境并不是简单否定传统乡土文化，

而是通过公共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更新，形成更加包容、文明和开放的乡村社会环境，使返乡者能够重

新嵌入村庄社会。 

5.4. 动力转化：从“想回来”到“能回来”再到“留得下” 

劳动力回流并非“城市推力+乡村拉力”的简单加总，而是城市推力、乡村拉力与回流阻力动态耦合

过程。城市就业机会下降、生活成本上升等因素降低劳动者留城的预期收益，形成返乡动因；乡村产业

发展则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预期和拓展发展空间增强乡村拉力。但城市推力并不必然导致返乡，

乡村拉力也不会自动转化为回流行为，劳动者仍会在“留城”与“返乡”之间进行比较。因此，劳动力回

流首先表现为“想回来”，即推力与拉力共同改变劳动者对城乡相对收益的判断，进而形成返乡意愿。 
回流阻力进一步影响“想回来”能否转化为“能回来”。如果乡村产业发展不稳定、就业岗位质量不

高，返乡者就需要承担较高的职业转换成本；如果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不足，则会增加家庭整

体的返乡成本；而乡村治理能力不足又可能提高返乡就业创业的制度性成本。因此，即使乡村产业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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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定吸引力，其作用仍可能受到公共服务和治理条件的制约。由此，回流阻力并非与推力、拉力简

单并列，而是发挥着动力转化的约束作用，决定返乡意愿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实际回流。 
实际回流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回流过程的终结，真正具有持续意义的是“留得下”。产业振兴对劳动

力回流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一方面，产业发展直接改善就业和收入条件，增强乡村经济拉力；另一方

面，产业发展能够带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网络和治理方式改善，间接降低回流阻力。当产业发

展与公共服务、乡村治理形成协同关系时，乡村才能由单纯的“居住地”转变为兼具就业、创业和生活

功能的发展空间，推动劳动力由短期返乡转向稳定留乡。 
因此，劳动力回流是“动力生成–行为转化–持续嵌入”的动态过程，即城市推力与乡村拉力促使

劳动者“想回来”，产业、公共服务和治理条件决定其“能回来”，持续的产业机会与良好环境决定其

“留得下”。由此形成“产业发展吸引回流–人口回流带来资源–公共服务与治理改善–劳动力稳定留

乡–反哺产业发展”的循环机制，推动“人口回流”向“人力资本回流”转变，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劳动力回流是流入地推力、流出地拉力与回流阻力共同作用的动态结果。城市就业竞争、生活成本、

社会融入不足和制度性障碍构成重要推力；乡村产业发展、政策支持、社会网络、家庭关系和资源禀赋

形成主要拉力；产业质量不足、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乡村治理能力不足以及社会环境适应困难则

构成回流阻力。在三力共同影响下，劳动者对城乡相对收益进行比较，进而作出回流决策。产业振兴并

非劳动力回流的充分条件，只有产业提供稳定、符合预期且与人力资本匹配的就业创业机会，同时乡村

具备较为完善且可及的公共服务、良好基础设施和治理环境，产业拉力才能有效转化为劳动力回流。由

此，乡村人力资本振兴应突破“项目带动产业、产业吸引人口”的单线逻辑，转向产业、社会、公共服务

和治理协同推进的综合路径。 

6.1. 提升产业质量，增强返乡就业创业的稳定预期 

产业发展是形成乡村吸引力、推动劳动力持续回流的基础。应推动乡村产业由追求项目数量向提升

发展质量转变，立足地方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并通过农产品加工、仓

储物流、品牌营销等环节延伸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和就业吸纳能力。同时，加强产业与返乡劳动力

技能结构的匹配，根据不同群体的就业和创业需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创业指导和技术服务，为返乡劳

动力提供多层次就业岗位。对于返乡创业者，可依托产业园区、合作社等平台提供经营场所、技术支持

和市场对接，降低创业初期成本。通过提高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岗位的持续性，使返乡劳动力形成更加

明确的收入预期和职业发展预期，从而将产业的潜在吸引力转化为持续的回流动力。 

6.2. 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降低返乡综合成本 

返乡决策不仅取决于就业收入，还受到生活条件和家庭福利的影响。因此，应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建设作为降低返乡阻力的重要抓手。首先，完善交通、网络、物流、电力等基础设施，尤其加强冷链物

流、仓储配送和数字网络建设，为产业经营和农产品销售提供便利条件。其次，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降低返乡家庭在子女教育、老人照料等方面的顾虑。尤其应改变单纯以劳动者个人

为对象的政策思路，从家庭整体视角评估返乡成本，针对不同家庭需求提供差异化服务。通过改善乡村

生产生活条件，使返乡劳动力不仅能够“在乡村工作”，也能够“在乡村生活”，从而降低其返乡后的机

会成本和家庭风险。 

6.3. 优化返乡创业政策，形成全过程服务体系 

返乡创业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仅依靠一次性资金补贴难以有效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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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推动返乡创业政策由单一的资金支持向全过程服务转变。首先，整合产业项目、创业培训、金融支持

和市场信息等资源，建立便捷的信息服务渠道，降低返乡人员的信息搜寻成本。其次，根据创业项目不

同阶段的需求，提供融资、技术、经营管理和市场拓展等支持，避免政策资源与创业者实际需求脱节。

同时，应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及性，简化申请程序，通过线上平台、村级服务站等渠道及时发布政策信

息。对于创业失败或暂时退出创业的人员，还可以提供就业转介和技能培训，降低创业失败后的再就业

风险。通过形成“信息获取–创业支持–经营服务–风险保障”的完整政策链条，提高政策对返乡行为

的实际吸引力。 

6.4.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优化返乡发展的制度环境 

稳定、透明的治理环境是返乡劳动力形成长期预期的重要条件。应进一步发挥村民委员会、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主体作用，明确不同主体在产业发展、公共事务和利益协调中的职责边界，减少

治理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针对返乡创业涉及的土地利用、经营管理、环境保护等问题，应完善协

商和公共服务机制，明确办事流程，提高治理效率。同时，完善村务公开、村民议事和民主协商制度，提

高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透明度和规则的可预期性。对于具有经营经验、专业技能和社会资源的返乡人员，

应为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提供制度化渠道，使其由单纯的经济参与者逐步转变为乡村建设的重要主体，

从而形成更加良好的返乡发展环境。要深化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招录制度改革，适当扩大面向本

地户籍、服务基层的招录比例，建立从优秀村干部、返乡创业青年中选拔乡镇干部的“绿色通道”。 

6.5. 培育文明乡风，促进返乡劳动力社会融入 

劳动力回流不仅是空间上的迁移，也是重新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返乡人员在城市生活期间形成的

职业经验和生活方式，与原有乡村社会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需要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

首先，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和乡风文明建设，通过村规民约、文化活动等方式增强村庄公共生活的包容性。

其次，拓宽返乡劳动力参与乡村治理和公共事务的渠道，通过村民议事、志愿服务、产业合作等方式增

强其社会参与。再次，依托合作社、产业协会和社会组织等平台，为返乡人员提供交流合作空间，帮助

其重新建立与村集体、邻里和其他经营主体之间的社会联系。通过促进经济参与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使

返乡劳动力由“回到乡村”进一步转向“融入乡村”，增强其长期留乡和持续参与乡村建设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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